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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中国

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
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

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

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
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

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

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
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
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
康社会。”
未来1000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
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
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
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
山大沟深，十年九旱，13个县（区、市）中还有
10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

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80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

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
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
脚步从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

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
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
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

愿——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

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尤其是西
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
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
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
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

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
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
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

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

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
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

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
段”。2012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

措。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
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
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
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
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
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

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

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
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

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
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

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

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五级书记抓扶贫”，层层立下军令状、责
任书，这是指挥高度统一的大会战；
19.5万名第一书记驻村，77.5万名干部

帮扶，这是不拔穷根绝不撤退的突击队；
⋯⋯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上的各层“链条”全

面转动。
每年脱贫约1000万人，意味着每月脱贫

要达到近100万人，每分钟脱贫约20人，这
是一场进入读秒时间的决战。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
只有真正了解有着广阔疆域、苦难历史的

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反贫困斗争的艰巨。
一些贫困村、贫困户连找到都很困

难——
贵州武陵山区腹地，一口刀村，村民田桂

花家。
远远望去，仿佛挂在尖刀的刀背上。
举目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即使是巴掌大

的石缝间，也被栽下一棵玉米苗。家门口的
1.5亩水田，是田桂花所在高毛组唯一一块水
田，34户村民轮流耕种。
石头缝里求生存。村民们世代辛劳，世代

贫苦。
一些贫困千年未解甚至被认为无解——

甘肃定西，千沟万壑，旱渴荒凉。
“陇中苦瘠甲天下”，100多年前，清朝陕
甘总督左宗棠的那声叹息至今仍回荡在历史
的长空。40多年前，联合国专家来此考察，给
出的仍是绝望的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
条件”。
相比于自然条件，另一种贫困则集中于

最难改变的思想观念领域——
云南滇西边陲山区，苦聪人寨子。
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从原始森林中找

到这个拉祜族支系时，苦聪人一下子从刀耕
火种、衣不遮体的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
义社会。千年一瞬的巨变下，苦聪人转变观念
仍在路上。
直到2014年，这里没人好好读过书，绝

大多数不会说汉语，全村6岁至14岁的26个
儿童全部失学。
“让娃读书吧！”帮扶干部黄素媛挨家挨
户动员。
“娃还要砍草喂猪哩。”村民们难为所动。
黄素媛给村民们送来一台台34英寸彩

电，条件是收了电视的家长得让孩子去上学。
终于，村里开始有了第一批学生，老师从

教他们洗脸、洗脚开始。孩子们一点点开始汲
取知识，家长们也越来越主动送孩子上学⋯⋯
从历史中走来的决战，唯有以创造历史

的坚毅才能攻坚，唯有以继承历史的奉献乃
至牺牲才能打赢。
柴生芳，甘肃定西临洮县原县长。2014年

8月15日，在连续工作超过17个小时后，45岁
的他和衣睡在办公室里，再也没有醒来。身上
的被子只盖了一角，一旁的萝卜只咬了一口。
这个戴着眼镜、本可一路顺风进高校、

当教授的海归博士，怀揣一颗赤子之心，最
终选择用生命为“苦瘠天下”的家乡亲人奔
出一条脱贫之路。
在临洮的3年里，柴生芳转如陀螺：
323个行政村他走遍281个，写下29本

工作日记；
偏远贫困的苟家山村，到县城来回需颠

簸数小时，他去过11次；
临洮县贫困人口，从他来时的11万人，

减少为不到5万人。
柴生芳走了。苟家山村村民从几十公

里外赶来，与万人一同上街，为他送上最后
一程。“县长来我家11次，连一口水也没喝
过⋯⋯”一位村民痛哭流涕。
李和林，四川南充市大林镇李家坝村原

村支书。查出胃癌晚期后，依然与死神竞速般
高强度工作，家里除了一台21英寸的老式彩
电，一贫如洗，英年52岁；
姜仕坤，贵州晴隆县原县委书记。从放牛

娃成长起来，立下“只要县里还有一个人没有
脱贫，我就不能休息”的誓言，但常年高负荷
工作，却最终让这个硬汉倒下，年仅46岁；
蒋富安，四川美姑县四峨吉村原第一书

记，劳累猝死，告别26岁的青春。送别时，村
民泪流满面：“你不是说好今后有了娃，也要
送到村里幼儿园么？”
⋯⋯
2013年至2016年间，120多名共产党

员牺牲在反贫困斗争的决战场上，用生命与
付出铺就百姓致富路。
乌江滚滚，在武陵山中逶迤蜿蜒。峡谷间，

一艘艘小船正浮于江面，逆流而上。在村支书
的带领下，一口刀村的村民们带着被条、猪油、
斗篷⋯⋯彻底搬离这座困住他们的大山；
六盘山下，定西在这场艰苦的鏖战中，

“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
走出了一条造血式扶贫新路；
吕梁山深处，一座座新村迎来易地扶贫

搬迁的新主人，告别深山沟的乡亲们带着希
望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生活。
⋯⋯

不屈于命运，不甘于贫困，竭尽拼
劲、韧劲和闯劲，以伟大的决战标注民
族精神的新高度

有一种精神叫“不屈”，推开甘肃定西扶
贫开发纪念馆的大门，它扑面而来。
定西，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三成。不

毛的土山、漫天的黄土和山坡上踟蹰的放羊
人，是人们最深的记忆。风沙吹了一年又一
年，吹出人们脸上的皱纹像沟壑一样深。
难道这里的土地只能生长贫穷？
定西人不信！
干旱缺水，定西人就发明“水窖抗旱法”，

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30多万眼水窖；降雨
少，小麦不行，就摸索种土豆，成了全国土豆
三大主产区之一；冰雹多，地上庄稼常遭灾，
就种根茎类药材，发展成全国中药材种植、加
工和交易的重要基地。
有一种信念叫“不甘”，它鼓舞着人们铆

足一股劲改天换地。
贵州省织金县核桃寨地处群山深处，无

路，背篓伴随这里每一个人。
娃娃在背篓里长大，又继续背着背篓起

早摸黑在大山里讨生活。一条布满脚印的山
中小道，当地人走起路来大都是身子向山壁
一侧倾斜，脊背微拱，一手扶着土石树木，一
手反背在后，托着背篓，抬头望向前方——这
个姿势仿佛成了历史的定格。
背篓太小，装得下几口人的生计，却装不

下一家人的幸福。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山
外的好日子也背不进来。村民好不容易喂大
的猪，准备赶到山下卖个好价钱，常常还没等
赶出山，猪便累死在半路。老人对年轻人经常
说的就是“有本事就出去别回来”。
村里出去的年轻人还是回来了。2011年

春节，一个叫杨文学的青年揣着在贵阳用背
篓挣下的13万元，回来装修新房。酒菜摆好，
杨文学招呼大伙儿坐下来“摆龙门阵”：
“从小当‘背篓’，背了10多年，还是这么
穷！”
“外面的路这么好，什么时候咱这也能

有路？”
“难！怕是这辈子等不到了。”
⋯⋯
你一言，我一语，几杯米酒下肚，愁云笼

罩心头。
杨文学“腾”地站了起来：“不修房了，钱

拿来修路，谁愿一起干？”
“干，再苦再难也要刨出一条路来！”饭桌
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后异口同声。
无路难，开路更难。热火朝天地干了两个

月，毛路还没见影儿，没钱了。寨子里22名年
轻人凑在一起喝了顿酒，第二天背上背篓再
次出发“闯贵阳”，发誓“背条大路回故乡”。
杨文学们背篓筹钱时，“背篓哥修路”的故

事在十里八乡传开来。人们被这些年轻人的梦
想深深感动着：有捐钱的，有捐砂石的，寨子里
越来越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出工出力⋯⋯
一千多个日夜，抹平了最后一块水泥，一

条紧贴悬崖、跨越河谷、穿寨入户的两公里连
寨路竣工了。
一通百通，核桃寨的“小康路”越来越宽。

通路两年多来，寨子里盖了30栋新房。当年
当“背篓”的年轻人放下背篓回来搞起了养殖
和特色种植，产业已成规模。
脱贫有多难，这片热土上的人就有多拼。
杨文学们“背”出一条路的脱贫故事，在

千里之外的定西、井冈山、秦巴山区，在全国
每一个贫困角落上演着，一条条脱贫致富的
新路正不断在人们的脚下伸向远方——
30多年前，定西顶着脱贫的巨大问号；

30多年后，定西人把这个问号变成了巨大的
惊叹号：贫困人口由1982年的170万人下降
到2016年底的37万人，贫困面从78％下降
到14％，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当初的105元
提高到2016年的5854元。
90年前，井冈山的乡亲们手捧着分田地

后收获的玉米，唱着《十送红军》送亲人；90
年后，井冈山全市4000多贫困户靠着自强不
息的精神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快顶不住时，就躲在屋里哭一场，哭完
后，继续干活。”回忆起自己的脱贫路，井冈山
荷花乡高陇村49岁的村民梁清香感慨万千。
她身后，竹林掩映中的三层小楼格外引人注
目。盖起这房子，她用了12年。
丈夫截瘫，公婆多病，儿女年幼，她从不叫

一声苦，从下地种田上山种树，到养猪养牛，靠
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改变着贫困的现状⋯⋯
每一个贫困户，都有一个自己的战场。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当年革命精
神的继承，是今天反贫困战场上人民群众的
坚守。

改革是重锤。与贫困斗，唯改革者
赢，唯改革者进

王洪梅，河南省滑县大子厢后街村党支
部书记。
2016年12月12日，她在日记中这样写

道：
“今天有点阴冷，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在
村里葡萄园干活，一座座现代化的葡萄大棚
慢慢露出了雏形。这一切，都源于村里搞土地
流转⋯⋯60岁的王长发土地流转了，还长期
在葡萄园打工，一年能挣近2万元。村民高
兴，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土地流转”，这一载入中国反贫困史册的
新词汇，标刻出当代中国又一新的巨大变革。
这不由让人们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

个冬夜——
安徽小岗村的一间旧屋内。
35岁的严金昌和另外17户村民以“托

孤”的方式在白纸条上按出一片红手印，把村
里土地包产到了户。第二年，严金昌等村民家
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满了粮食。
30多年后，严金昌又一次按下红手印，将

家中的10亩土地流转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
入第一次突破10万元。
两次红手印，两次巨变，印证了同一个历

史逻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贫困
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从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

砸开，见证着改革的勇气，推动着反贫困斗争
一步步走向胜利。
这是一场仍从土地入手的历史性变

革——
“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带来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又
一次大解放。
吕胜勤老汉这样讲述土地流转给自己生

活带来的变化：“我现在是到地里上班了。”他
说，“干的活轻松，离家还近。”
吕胜勤是山东菏泽市孟庄村人，他去年

把家里全部5亩多地流转到牡丹专业合作
社，开始收租金、给合作社当工人。
“5亩多地一年租金就是9000多元。”吕
胜勤脸上一直挂着笑。
土地流转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本”。截至

去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4.71亿亩，超过
耕地总面积35％。全国农户家庭农场超过87
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188.8万家。
从山下的土地延续到山上林地，与土地

流转“二重唱”的是林权改革。
上世纪80年代，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改
革，没有延续到山上，山林一直属于集体所有。
回忆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县捷文村

的村民李桂林感触颇深：“全村164户村民守
着2.6万亩林地，却过着穷日子。”
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

第一本新式林权证。转过年来的初夏，时任
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武平调研，作出了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指示，林权改革
在福建全面推开。2008年，这项改革在全国
全面铺开。
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

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林农走上了致富路。
这是一场涉及干部责任的制度性变

革——
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扶贫开发成为考

核的主要内容，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
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在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
我县考核结果全省挂末。对此，县委、县政府
集体深刻检讨，作为县委书记和全县脱贫攻
坚第一责任人，我负主要责任。”
2017年5月，贵州省天柱县委书记陆再

义，在一次全省的大会上作出公开检讨。
看GDP，天柱并不差：在全省处中游，在

所属自治州处上游，但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县，因为贫困人口识别退出不精准，在这次
全省脱贫攻坚综合考评中排名垫底。
在大会上作检讨，让陆再义深受震撼。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
战的境地。”
县里四大班子专门建了“知耻后勇脱贫

攻坚”微信工作群；16个乡镇对脱贫数据逐一
进行入户调查核实；每月开一次脱贫攻坚大
比武现场会，各战区各乡镇在擂台上晒成绩、
亮短板⋯⋯
改革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广大贫困地

区干部状态、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面貌，都
“脱胎换骨”。
这是一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根本性变

革——
井冈山人便走在这条路上。
清晨，黄坳乡刚刚从沉睡中醒来，乡电商

服务站的黄小华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从开
业到现在一年多，寄出了1.7万多个包裹，价
值160多万元哩！”拿着厚厚一沓快递单，黄
小华告诉记者，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贫困
户生产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46户贫困
户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冈山18个乡镇都有电商扶贫站点，

“前店后村”的电商产业模式带动2446名贫
困群众增收致富。
山东沂蒙山的农民也走在这条路上。他

们竟把自己种的蜜桃卖到了6000公里外的
中东迪拜。
历史上，沂蒙山“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外

货不入、土货不出”。沂蒙深处的毛坪村，有着
果业种植传统。过去这里种出来的水果只在
周边销售，果农辛辛苦苦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将蜜桃卖到迪拜的人叫刘宗路。
2015年，他得知迪拜的蜜桃价格很高，但

路途遥远，往往还没运到迪拜就已经腐烂了。
别人听个热闹，刘宗路却上了心。随着国

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刘宗路越发觉得万
里之外有商机。
他跑到上海，请教国内水果保鲜权威专

家，改进储存方法；咨询了海关，改进了报关
流程⋯⋯
刘宗路成功了。4万斤蜜桃到达迪拜，基

本完好无损，几毛钱一斤的蜜桃，在迪拜卖到
了十几元。
思路一变天地宽。
全面深化改革，打开了脱贫的万千路。

一根稻草抛不过墙，一根木头架
不起梁。扶一把，送一程，社会主义的
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为反贫困斗争
凝聚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入夜，秦巴山区深处的甘肃宕昌县。微弱
的煤油灯下，一个男人攥着木炭，在坑坑洼洼
的泥墙上一笔笔画着：
车头、车轮、车厢⋯⋯粗糙的墙面上，浮

现出一列火车的轮廓。
“这就是火车？”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
一辈子从未见过火车模样的农民杨尕女，问
专心画画的丈夫。
“是啊。听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不知道
咱这穷山沟里，啥时候能见到真的火车？”男
人说。
大山深处画火车——这是20多年前一

个闭塞的贫困山区农民对山外世界最深切的
渴盼。
门前万重山，抬脚行路难。在其他类似的

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指望仿佛山间游
丝般的小路，总是被连绵不绝的大山吞没。
要致富，先修路。从兰州到重庆修一条连

接西北、西南的铁路大通道，秦巴山区正是关
键节点。
然而，让墙上的火车变成现实，谈何容易。
这里的地质属于隧道施工领域的世界难

题。以最艰巨的胡麻岭段为例，地层含水量最
高达28％，堪比“水豆腐”，不时涌水、涌砂，
严重时甚至如泥石流般掩埋隧道。
在铁路隧道施工中享有盛誉的德国专

家，曾专门自带顶级设备和施工团队到胡麻
岭应战，以失败告终，离开时留下一句话：“不
可能在这种地层中打隧道。”
然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家庭里，扶贫

从来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人的事。
“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
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大扶贫格局完整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扶贫道路上，再难的障碍也能跨越。
于是，千里兰渝线，集结了10万筑路大

军——全国最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最富经
验的作业队伍、最先进的机械设备。面对前所
未有的高风险地质状况，坚韧顽强的建设者
们挤牙膏般一点点向前推进。
2017年6月19日，胡麻岭隧道终于贯通

了！兰渝铁路在历经近9年的艰苦奋战后，一
举扫除了全线开通的最后障碍。
这条铁路，从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建国方

略》规划中走来，从20多年前贫困农民墙上
跃出，终于在中华民族反贫困决战中贯通，给
沿线数百万贫困人口送上最珍贵的礼物。

“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
优势和政治优势，没有党和政府对贫困地区
的深切关怀，类似兰渝铁路这样高投入、高难
度的‘扶贫路’如何能修得成？”全国扶贫宣传
教育中心主任黄承伟感叹。
集中力量攻坚是优势，对口帮扶同样是

我们的优势。作为祖国大家庭的儿女，你帮我
一把，我扶你一程，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
站在自家宽敞的小院里，63岁的谢兴昌

可以望见镇区一排排新房，宽阔的马路直直
伸向远方的贺兰山。
“当年那个‘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
吹砂石跑’的荒滩，要是没有福建亲人的帮
助，怎么能一步步变成如今的样子呢？”
谢兴昌的感慨来源于21年前，时任福建

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组长的“福建省对口帮扶
宁夏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闽宁扶贫协作”大
幕开启。
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援宁干部真心奉

献，数以万计的闽商在宁夏创新创业，几万宁
夏贫困群众在福建稳定就业，创造出对口协
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成功范例。
20年后，还是在宁夏这片土地。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推
动东西扶贫协作继续迈向新的征程。
谢景军，武警河南省总队医院的一名军

医。一年的援助青海时间里，他承担的手术就
有200多台。2014年6月，谢景军满载荣誉
回到河南。
一进家门，同为医生的妻子见面后的第

一句话，让他自豪与感动涌上心头：“老谢，今
年的援青任务下来了，我报名了。现在我把家
交给你，我也要到青海为那些需要救助的患
者尽一份力。”谢景军将妻子拥入怀中。
丈夫归来，妻子接力。多少支援贫困地区

的各界人士，如同这对质朴的夫妻一样，舍小
家为大家，为贫困群众的美好生活不懈奋斗，
有的甚至献出生命。
从江南鱼米之乡的浙江湖州，到大漠戈

壁荒原的新疆柯坪，援疆干部黄群超一门心
思为当地谋脱贫。反复研究后，他决定把湖州
生长发育快、繁殖周期短的湖羊引进柯坪，作
为农民增收突破口。
2014年底，在黄群超精心“护送”下，1600

只湖羊种羊从太湖南岸启程，踏上了数千公里
的“西迁之旅”。
一路上，他和同事们不敢休息，每隔4

个小时就要停车看羊，补充饲料和水。历经
3天4夜，辗转7省份，1600只湖羊全部到达
目的地。
如今，这些湖羊已产出数千只羊羔，成了

当地人脱贫的希望。
2015年8月，黄群超突发心脏病栽倒在

地，再也没有起来。
遗体火化那天，妻子汪素琴和儿子黄卓

尔在当地种下一棵杏树。儿子含泪一边培土，
一边说：“爸爸，这棵树就是你的眼睛，你可以
一直守在这里，看着这山、这水，这里的百姓。”
“来的时候是一粒种子，离别的时候要满
园硕果。”刚来援疆时，黄群超曾在日记本里
留下这样的期待。
他的一半骨灰，永远留在了柯坪。
大扶贫格局的优势，还体现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政策的快速精准实施。
投钱——在财政转移支付基础上，为中

西部地区专设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017年资金规模超过860亿元；
派人——全国向各地贫困地区派驻了近

80万名帮扶干部，与困难群众同甘苦、共奋
进，攥着劲瞄准脱贫目标；
搬迁——自2016年至2020年，一次足

以改写历史的大迁徙在中国大地进行，约
1000万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
世代生活的贫瘠土地，走向新的生活。
“我们都搬下山来了，今后的娃娃可能都
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搬来的，应该记录一下村
子的历史。”甘肃省文县丰元山村的木匠张代
全不顾身体残疾，当起了当代的“司马
迁”——写“村史”。
“丰元山村有四大姓，大多从清代嘉庆年
间搬迁而来。穷了一辈又一辈，直到扶贫搬迁
才看到新的生机⋯⋯”
张代全笔下的村史，述说着丰元山村的

变迁，折射的却是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真
实画卷。
⋯⋯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
2000多年前，中国先人发出“民亦劳止，汔

可小康”的希冀，开启了对温饱和幸福的期盼；
90年前，秋收起义的一支部队翻越莽莽

罗霄山后，抵达井冈山的茨坪，“红军来到掌
政权，春光日子在眼前，穷人最先得好处，人
人都有土和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
国反贫困斗争的最初实践；
6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反

贫困提供坚实的政治制度保障；
30多年前，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大规模

人口脱贫迈入新进程；
5年前，面对中外记者，习近平发出“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的宣言，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
再过3年，中华民族将历史性地摆脱绝

对贫困，全体中国人将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的
崭新时代。
千年梦想，浓缩于未来一千多个日日夜

夜；
世纪担当，扛在我们这代共产党人的肩

头。
百年初心不改，百年前赴后继。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咬定目
标、勠力攻坚，我们一定能决战决胜，创造反
贫困斗争的人间奇迹。（记者陈二厚、王宇、何
雨欣、林晖、姜伟超、郭强、范世辉、杨洪涛、庞
明广、潘林青、邹欣媛）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